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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鸡腿
（小说）

□张春风

又闻布谷声（外二首）

□张士达

古树奇缘（民间故事）

□林炳堂

花事（散文）

□蔡晓舟

夏日，风儿染绿了江海平原
吹黄了田野的麦穗，布谷鸟
从空中传来久违的叫声
清亮而稀疏
恍如在我的梦里响起
时光的河水冲不走我的记忆
年少时，农忙时节
从凌晨到夜色笼罩
听惯了布谷鸟的鸣叫
它总是一个劲地催收催种
在空中发号施令
本分地守候着季节
不经意间
布谷鸟从人们的视野中
消失许多年
它的故事曾几乎失传
不知什么缘故？
如今，又闻熟悉的布谷声
就像欣赏动听的流行乐曲
顿时
脑海里泛起田野上忙碌的景象

◎晨练
那天，太阳也许生病了
无力突破云层的城防
风轻轻地舞着水袖
露珠在草的叶尖滚动
仿佛晶莹的泪花
挂在情侣离别的腮边

我不紧不慢地走着
在平坦的村道上晨练
田园宛如一幅画
在我眼前缓缓地铺展开来
我的膝关节如同抹了润滑油
脚步变得轻盈起来

◎仙人球
阔别故园
蹚过千山万水
从万里之遥的北美洲
一路漂泊，没有退缩
一路孤独，没有哀怨
客居异国他乡的江海平原
宛如美丽的天使莅临
把居家环境扮靓
就像星星点缀夜空一样
把平淡的生活点亮
添几缕诗情画意
在狭窄的空间里
吸收有限的营养
却依然蓬勃生长

应时花开，一茬又一茬
从不懒惰，带着热烈的芬芳
赴约于季节的深处
出席百花的盛宴
听鸟儿在枝头歌唱
万水千山总含情

姑娘想召唤魔法
挥棒改变47岁妈妈的模样
她去山西路买绿绸子
一针针缝起城南母女的絮语

与幻想

她带着妈妈提裙而行
越过溪流上湿润的踏石
走到鸟鸣深处
她示范热烈奔跑的模样：
要把一股子野性放在脚踝上

“想象有多少人在后面追你。”

妈妈换上电影里的绿裙子
后面确有流云、落花与凉风在

追她
有成群结队的光阴在追她
妈妈撒腿开跑，立起脊背
藏起这些年卑微琐碎
消去生命中的所有既定身份
这一天，妈妈是她自己了，
赤足、披发、手腕上以野草织

花环
肩头倾泻了17岁的曙光

◎给过妈妈家门钥匙
年 老 后 妈 妈 的 影 响 力 寸 寸

而退
就像夕阳返照在苍苔上
溪水的喧哗声已渐渐消隐
妈妈在家族群里一言不发

母女各自深陷在不为人知的
压力中

她惦记着孩子的中考
在放榜单中一目十行地搜寻
妈妈惦记着自己的病
颤抖着手，在陌生人的教诲下
按下取CT片的按钮

她们在平行时空中奔走
偶尔分神惦念。
爱很缄默，也带着不知所措的

孤独

偶 尔 她 会 发 现 妈 妈 来 过 的
痕迹

衣橱挂上新的防潮袋
冰箱里有刚卤好的牛舌
一只迷你马达攥紧了蒲扇
对着她午睡的床头悠悠扇动

她笑着，继而眼中有了泪水
她记起从前与妈妈抵足而眠

的日子
记得她一吹空调就冒出皮疹，
记起妈妈当过 40 年机械工

程师
记起结婚那一天，在妈妈潮湿

的枕头下
塞过家门钥匙

◎那一刻，她听见
妈妈的耳聋像一场
无声无息的雪崩
覆盖了她峥嵘壁立的自尊。

从前能独自签证的妈妈消失
了

与孙子抢买游戏皮肤的妈妈
消失了

夏天的蚊帐冬天也不拿下来
非说躺在布帐里才安全
家里有客妈妈也不再上桌
非说茶泡饭才够清新爽口

她留心到唯有洒水车经过
音乐才令妈妈眼睛发亮
她留心到路过公园的旋转木马
妈妈跟着背景音轻轻哼唱

在珍贵的回忆消失之前
她扶妈妈坐上花哨的木马
童年的声音像泉水
洗净了妈妈的茫然孤苦
那一刻，她一定听见了万物温

柔的和声
哪怕只是一瞬
也比昏暗中的烛光更美

想象有人在追她（外二首）

□明前茶

昨晚一场小雨，让藤蔓上的金银
花，沾了梦中的氤氲之气，开得水灵又
鲜艳。面对攀援而上的小花散发出的
馨香，让我这个惜春的人，一不小心陷
入了对花花大世界的遐思。

几年前，有对邻家夫妇，为其新生
的爱女取了个“江苏花”的芳名，有“不
见其人，而美丽自出”之功，温婉如斯，
让人过耳不忘。然，名字虽好，但心中
总觉有桃羞杏让、拒人千里的傲岸之
感。倘若，她父母高兴，就叫个海门花
也蛮好听，裹挟海之门的灵气，怀揣溢
出的芬芳走天下。到哪里都是一朵和
家乡一样美丽的浪漫之花。

可是，她姓江，不姓海。
其实，海门是有海门花的，正如伊

宁县有伊宁花一样。
海门之春，无论广袤的原野，还是

家家户户的田头，油菜花们坚定不移地
开着梵高喜爱的色彩。在轻风吹送下，
金色的浪涛，滚滚而来，浩浩汤汤，一派
大江大河的气韵。

千里之外的伊宁花，虽和海门的油
菜花相隔千山万水，但同属一个花期，
二者一金一银、又在一张地图上对角呼
应，隔空邀约而开、同期而谢。一个摇

曳在长江之畔，时刻向油光可鉴的生活
招手；一个身处天山脚下的伊犁河谷，
端庄秀美，以风为广袖、飞银散香；一个
赋予了金花的定义被称作海门花；一个
有杏花节的冠名，是一朵开得艳、闻着
香、传得远的名花。两花芳辰，既是同
年、同月，又是同日、同时。可谓，不是
真同胞，胜似亲姊妹。

一金一银的展开很宽敞，但关于两
花的思绪很拥挤。

由东晋陶渊明梦幻而就的“桃花
源”，也曾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但陶渊
明打着桃花林的旗号，差点把探幽之人
引入迷途。陶写桃花波澜不惊，而桃花
至今对陶恭敬有加，谁说起桃花，桃花
就把对春天叙述以及安顿理想和浪漫
的空间执意让给陶公。

其实，今日杏花，丝毫不输旧时桃
花。无论从人的情感角度还是从它的
应有价值。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白居易说的四月芳菲，已经涵盖了杏
花的先期怒放，足见杏花有启迪春天的深
度，而那些碎花点点的蜡梅、迎春仅为一
场盛宴的开胃小菜。春风亲点的杏花，唇
红齿白地在清露中嫣然一笑，就等于蕴

含了桃花的红和梨花的白。
笔者曾有过一首叫《梦里桃花》的

小诗：“桃花在枝头摇曳/被粉墙黛瓦托
举/欲和一枝红杏争艳/在江南的诗意
烟波里/占尽春光/谁若有胆色/即可洗
劫这朵桃花之美/或用暖身的词语为
梯/把鲜艳揽进怀中/昨夜幽梦/你又携
暗香乘风而来/可等不及我一双眸子的
洗礼/以及丰沛的晨雨浸淫/在我喜出
望外时/逃之夭夭”。

诗中，盛开在梦里的桃花，还是不
忘和一枝出墙红杏争艳。仿佛，在时间
的花序上，坐失良机的桃花，仍想在花
容上和杏花再争个面红耳赤。

离县政府不远的伊宁城市公园，冷
艳而温情的杏花已等候多时，一对姐妹
从曲径款款而来。她们先放下随身携
带的音箱，选了一支圆舞曲，便旁若无
人地在林中翩翩而舞。姐妹俩，虽为早
期支边的汉族后裔，舞蹈却颇具西域古
国的遗风流韵。两人面如杏花，盘发
髻，着长裙，端庄而不失优雅。她们时
而裙摆旋飞，如蝴蝶蹁跹；时而以民族
舞中的亮相示人而风情无限。

季节，把灵秀给了杏花，边塞小城
又把宝贵的花期，腾挪给一位驾乘八千

里云和月而来的骚客。那些慕名而来
的朝圣者，仅为嗅一嗅镌刻心中的暗
香，探望一次日趋美丽的芳容。最多，
眯上眼睛拍摄几张和杏花相映成趣的
幸福笑脸。也许，谁也不知，一支镜头
足可装下一朵杏花的前世今生和一位
援疆人对它的无限牵挂。

在伊宁，能叫醒春天的，一定是灼
灼其华的杏花。远方，绵延的乌孙山脉
依然积雪披挂，望眼中各占一半的天空
和杏林，恍若蓝海和它起伏的波浪，从
一棵棵树冠上流泻而出的花瓣，飘飘洒
洒，悄无声息地弥散在周遭和视线以外
的山水间。徜徉在花雨中的人，更像沐
浴在上帝播撒的粉色甘霖里。这时，谁
想和杏花合个影，再俗，也是大雅。

一棵临风杏树，只撩了撩她的面
纱，逗留在眼瞳里的杏花又开始飞舞起
来。我探手握住一瓣，如同握住了一位
伊宁姑娘伸出的纤手，这一刻，仿如是
我向往的星辰大海，还有我丢失多时的
青春梦幻。

在伊宁，任何一条开满杏花的大
街，都有资格和《桃花源记》中安居了
1600年之久的桃花林媲美。至少，不
会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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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夫妻特别高兴，下午，儿子小

宝要从省城回来了。小宝是他们的心
头肉，平时很少回家，老两口非常牵挂。

一大早，老王就杀了一只鸡，那可
是纯正的土鸡，膘肥体壮，营养一级
棒。小宝最爱吃鸡腿，思来想去，老王
先切了半只，加枸杞人参熬汤，另半只
留着红烧。

老两口在厨房忙半天，张罗了一桌
饭菜。等砂锅里的鸡汤香飘四溢，小宝
也回来了。

“爸妈，这是我女朋友菲菲，是不是
很惊喜？”

女孩打扮得花枝招展，两手空空，
一看就不是善茬。顿时，老王夫妻心里
一咯噔。菲菲进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
上玩起了手机。王婶看在眼里，不禁皱
了皱眉。

很快，热腾腾的鸡汤端了上来。小
宝眼睛一瞄，立马将鸡腿夹到了菲菲碗
里：“亲爱的，你最爱吃鸡腿了，快尝尝！”
菲菲伸出纤纤玉手，欢喜地接在手上。

老两口相视无语，心里不是滋味。
菲菲卷起嘴唇啃鸡腿，三下五除

二，只剩下骨头。之后，鸡翅、鸡胸肉、
鸡汤等，菲菲来者不拒。小宝伺候她，

像伺候慈禧太后一样。吃完饭，菲菲打
了一个饱嗝，继续玩手机。

洗碗时，王婶气不打一处来：“这个
女孩我不喜欢！”老王十分无奈：“可儿
子喜欢呀？”

王婶鼻子里哼了一声：“鸡腿是给
儿子吃的，她吃了也罢，都不说声谢
谢……”老王摇了摇头：“算了！来者是
客嘛！还有一个鸡腿，晚上留给儿子吃！”

2
晚上，王婶做了一大盘红烧鸡。小

宝用筷子翻了又翻，面露狐疑：“怎么没
鸡腿呀？”王婶淡淡地说：“我切碎一起
烧了……”老王心领神会，低头不吭声。

收拾碗筷时，老王有些紧张：“那个
鸡腿真的红烧了？”王婶十分得意：“我
早猜到臭小子想夹给菲菲吃，不能让他
得逞。瞧，鸡腿藏在锅里了……”

晚上，王婶悄悄把小宝喊了过来：
“快把鸡腿吃了！”小宝瞪大了眼睛：
“妈，你怎么这样？还藏起来了？”

王婶轻轻敲了一下他的头：“妈怎
样了？妈只想留一个鸡腿给儿子，难道
也错吗？当着我的面赶紧吃，否则别想
睡觉……”小宝没办法，只好抓起鸡腿
咬了一口。王婶笑了，心里舒坦了。

突然，菲菲娇滴滴地喊道：“小宝，

你在哪儿？”“我在这儿，马上来！”小宝
抬脚就走。5分钟后，客厅传来小宝的
惊叫声：“天呐，这怎么办……”

老两口慌忙跑了出来：“怎么啦？”
小宝带着哭腔：“菲菲啃鸡骨头，牙断
了……”可不是嘛，菲菲瘫坐在沙发
上，嘴角都是血。王婶心说：该，让你贪吃。

从医院回来，菲菲成了病西施，卧
床休息。王婶将小宝拉到阳台，沉着脸
问：“把鸡腿给菲菲吃了？”

小宝涨红了脸：“菲菲最爱吃鸡
腿，每次我都省给她的，就连我咬下
那口也……”小宝自知说漏嘴，闭口不
吱声了。“真没出息！”王婶狠狠瞪了他
一眼，转身走了。

第二天，两人回省城了。望着笼子
里活蹦乱跳的土鸡，老王连连叹气：“怎么
办？只要菲菲在，小宝一个鸡腿也吃不
到！”王婶咬了咬牙：“我不信这个邪！”

3
两个月后，小宝又带着菲菲回来

了。熟门熟路地，菲菲坐在沙发上玩起
了手机。小宝忙得团团转，不时地端茶
送水，削水果。这次，老王又杀了一只
鸡。加枸杞人参，王婶小火慢炖，熬了
整整一大锅鸡汤。

吃饭时，没等小宝在砂锅扫荡，王

婶主动夹了一个鸡腿给菲菲，笑眯眯地
说：“多吃点，这个最补啦！”然后，将另
一个鸡腿夹给小宝：“儿子，你也吃！”

菲菲咽了咽口水，毫不客气地啃了
起来。看来，她早忘上回断了牙。小宝
怯怯地看了菲菲一眼，没敢张嘴。顿
时，让王婶的气不打一处来，但她不动
声色。

“一只鸡长两条腿，就是让两个人
一起吃的呀！”王婶轻言细语，“所以，刚
好你和菲菲每人一个。”

王婶使了个眼色，老王赶紧附和：
“就是呀！家里有这么多鸡呢，让你俩
吃个够！”

终于，菲菲点了点头。小宝这才如
释重负，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老两口
会心地笑了。

吃完饭，老两口走进厨房，乐不可
支。老王伸出大拇指：“高，亏你想到这
个好办法！”

王婶扁了扁嘴：“这叫兵来将挡，水
来土掩。菲菲怎么也猜不到，小宝吃的
才是土鸡的鸡腿。她吃的，是人工饲养
的鸡腿，我做了记号。反正，放在一个
砂锅里煮，味道差不多……”

老王十分兴奋，脸色潮红：“太好
了，以后就这样干！”

古老的运盐河，蜿蜒数百里，流经包
场古镇，稍稍打了个拐径直向东流去。在
河湾处住着几十户农户，多是张姓，因此
那里就叫作张家沟。古运河从村北边流
过，清清的运河水滋润着张家沟百余亩
农田，村民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紧靠运河南岸边住着一户人家，户
主叫张永福。他早年丧妻，有个女儿叫
张春花，芳龄二十，长得如花似玉，是四
邻八乡的一大美人儿。女儿初长成，四
邻八乡前来提亲的踏破了门槛，父亲心
想，找个心仪人家，把女儿嫁出门，也算
了却一桩心事。可提亲的来了一拨又
一拨，春花就是不允。父亲也无奈，心
里只得干着急。

其实，春花心里早就相中一个人，
他就是运河北的小伙季永连。小伙长
得身强体壮，比春花大两岁。不过永连
父亲早逝，由母亲陆兰芳一手抚养大。
春花常去运河边汰衣服，永连则在对岸耥
田螺，两人一对眼，一个如花似玉，一个英
俊强壮，双方顿生好感，渐渐地相互产生
爱慕之心。他俩常常相约来到河边，以
唱山歌、号子互相传情，表达爱意。

永连家屋前长着一棵古老的银杏
树，相传是他上几辈的先祖种植的，树干
高大挺拔，叉枝丛生，树荫覆地有20多平

方米。永连没事就爬上银杏，坐在枝杈
上，嘴里哼着山歌，眼睛直往河南春花家
的方向瞧，心里时时惦记着春花。

一天，春花端着木盆来河边汰衣
服，不料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身子向前
一倾，连人带盆掉进河里。她不会游
泳，连呛好几口水，双手一个劲地在河
面扑腾。这情景正好被对岸的永连看
到了。他来不及脱衣服，纵身一跳，
游向对岸，将春花托上了岸。可这时
春花呛了水已不省人事。永连曾听老
人说，倒背快跑可倒出肚子的水，救
活人命。容不得多想，他就倒背着春
花快跑起来。

此时，春花爹见女儿汰衣迟迟不回
家，就赶来河边看望。看到这一幕时他
惊呆了。自己女儿是个黄花闺女，那能
让一个小伙子背着走，成何体统，以后
怎么做人呀！永福赶紧追上前去，强拉
硬扯要永连放下春花。永连无奈，只得将
春花放下。谁知，刚一放下，春花突然

“哇”地吐出几大口水，并渐渐有了呼吸。
永连禁不住张老汉的连拖带赶，只得离
开。幸亏永连及时施救，春花终于得救
了。从此，春花心里更放不下自己的救命
恩人，并暗暗发誓，非永连不嫁。

没过几天，永连妈也托人上春花家

提亲，可春花爹一听是河北季家的，说
什么也不同意。别提那天倒背女儿的
一幕让他不高兴，更重要的是两家的上
辈曾为烧盐的草地争斗过，季家还碰伤
过永福他爹。永福爹临死前拉着永福
的手说：“记住，以后河北季家千万别再
搭理。”如今季家上门提亲，永福无论如
何不肯答应。

媒人回复季家后，永连整天心里闷
闷不乐，干活也打不起精神来。他有事
没事就爬上银杏树，唉声叹气，眼睛直往
河南春花家瞧。他母亲见此，担忧起来，
怕再惹出啥事体来，就托人为儿子另提亲
事，可连提几个永连看也没看。其实他心
里已下定决心，非春花不娶。

母亲知道儿子的心思，又没有办
法，只得每天在银杏树前烧香祷告，求
苍天保佑儿子安康平安。

再说，春花得救后，父亲对她看管更
加严了，不再让她去河边汰衣服，也不许
她与永连接触。而春花心里只有永连，可
又无法与永连相见，整天闷闷不乐，常常
以泪洗面，父亲劝说也无用。她爹虽有几
分担心，但丝毫没有松口。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一天张永福起
来烧早饭，突然发现灶门口的地面伸出
一根树枝，枝杈有坛子口那么粗，露出

地面约1尺高，正好可作烧火凳用。永
福感到奇怪，便唤来左邻右舍来看。大
家也都感到惊奇，周边又没有大树，灶
门口哪会长出这么粗的树杈？一位木
匠师傅经仔细辨认，确认这是银杏树的
枝杈。大家看看周边并没有银杏树，更
觉奇怪。永福扩大范围继续搜索，想起
只有运河北季家屋前有一棵大银杏
树。但心里疑虑起来：莫不是树枝杈是
从河北穿河而来？大家更感到神奇，纷
纷议论。有的说，春花与永连本是天生
一对，又有救命之恩，这是古树隔河为
他们牵线做媒啊！有的说，永福不该阻止
他俩的婚事，如今树杈都连到你家灶门
口，还不顺水推舟，应允此事？此时，春花
也从里屋走出，见此情景，又惊又喜，忽然
心有领悟，顿时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脸
上泛出了红晕。正在这时，季家又来上门
提亲，大家众口一词：百年古树来牵线，这
是天大的喜事呀！永福见此不再固执，
便也点头应允。

两家择好吉日，季家给银杏古树披红
挂绿，并在银杏树下摆起了喜酒，为小两
口完了婚，从此小两口相敬如宾，恩恩爱
爱，不久生了个白白嫩嫩的胖小子。

这正是：古银杏隔河牵线释前嫌，
有情人心心相印结连理。


